
改革开放 40 年企业家精神的流变 
 

只有观念才能改变观念 
 

      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的名著中有一句名言：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

今天的世界。 

     40 年前的 1978，中国国家史上前所未有的诞生了一个观念，这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

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此发端，依赖十亿国民的意志力量和国家力量，过往 40 年，中

国形成了人类商业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次经济大潮，而大潮漩涡的中流砥柱者则是企业家阶

层。 

     观念与时代共跳芭蕾舞，共同发育了中国有史以来从规模到结构、从风范到勇气都罕有的

企业家群体，而遍布于中国大地角角落落的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商人们，在为共和国创造财

富、奠基实力的同时，也沉淀出了色彩杂陈、品相多样的精神质地。下面我从三个时间断面和

三个层面对 40 年来中国企业家精神做一个粗略的描述— 
 

   实业英雄群体（1978—）：代表人物包括鲁冠求、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非等人，他们背后

站立的是一大群知名的、无名的制造业实业界的企业家们。这里要特别提到鲁冠求—中国制造

业一位丰碑式的英雄，他是在 1969 年那个动荡年代集资创办了万向集团的前身—一家拖拉机

厂，50 年后的今天，万向集团在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位居世界第一。 

    这是一代老派风格的企业家，也是在强烈的饥饿感驱使下的冒险家。他们最先捕捉到时代缝

隙中的一道闪电，然后就聚集起全部的热情与身家性命赌上去，在体制的渐次裂变中迂回前

进，风大了躲起来风过了爬起来，有太多的人栽倒在山脚下半山腰，能够活了四十年三十年的

企业和企业家无不充满沧桑与传奇。苦难的土壤，开出了灿烂的花朵。 

    强烈的使命感。他们的起点是卑微的，但不少人却怀有宏大的国家抱负乃至于人类使命意

识，似乎要发挥尽这个古老而辽阔土地上的一切潜力，才对得起时代赋予的机遇。有人问我，

为什么上世纪 80 年代 90 年代的企业家们普遍拥有狂热的理想主义色彩？我给出的答案是，

这也许和他们青少年时代所共同接受的传统理想教育有很大关系。 

     强大的自信心。他们中的不少人是那种“蚂蚁雄心”式的异类小人物，相信这个世界上没

有不可战胜的对手。柳传志 30 多年前的野心是超越 IBM，任正非在“四大皆空”（无资本、

无技术、无人才、无背景）的起步期喊出的梦想是“20 年后，三分天下有其一”…… 

     源自本能的不安全感。他们是旧堡垒的穿越者，同时也深知“第一个吃螃蟹”的代价与风

险。他们中的一些人给自己设定的命运轨迹是：永远向前，向前，只有不断朝前拱跑，才能不

断摆脱不安全感带来的阴影，以达成“在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传统型的中国企业家，他们大多从制造业起步。 
 

      “92 派”企业家群体（1992—）：1978 是一个历史性年份，1992 同样具有标志性。如果

说 1978 的“三中全会”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和体制破冰”，1992 的“邓南巡”带来的则是改

革开放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启动，“大众从商，万众下海”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一道浓重的风

景，而这中间的一批人则被称之为“92 派企业家”。 

     代表性的“92 派企业家”大多是前官员或前学者，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行政能力的历

练，洞悉历史潮动，同时充满变革的热忱与勇气，更重要的是内心深处的燥动、不安分使他们

决心“换一种活法”—于是他们“下海”了，揺身一变成为创业者、商人、套利者、企业家。 

     “92 派”最重要的贡献是把现代企业治理的一整套理念与制度体系带给了中国企业界。如

果说之前的中国企业还停留在“情与义”“忠诚与背叛”的江湖阶段的话，“92 派”从创立

之初就普遍重视“产权清晰”“股份制”“契约精神”等现代理念，并刻意在自身企业中进行

制度探索与实践。 

      他们是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是充满理性精神和征服精神的一代“大亨”，他们中的代表

性人物许多是地产商、金融家或资源类型的企业家—不是他们选择了做什么，而是历史在恰当



的时期给他们呈现出了恰当的机遇，因此，他们成为了地产商、金融家……同时，中国富豪榜

的第一批明星也大多诞生于 92 年之后创业的企业家群体中。 

     “92 派”们大多很在乎自己在牌桌上的位置，但与互联网人物不同的是，他们常常以理性

掩盖深刻的激情，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渴望爬上虎背，又忧惧骑虎难下，他们深知自己生活在一

个并非无所不能的时代和并非无所不能的社会，当然他们更深知自己并非无所不能的英雄，所

以他们普遍低调而克制，并时而表现出某种不动声色的傲慢与优越。 

    “92 派”是中国有商业史以来最具现代性的企业家群体，也是一个色彩混搭、不易评价的

群体。 
 

     互联网企业家（1998—）：与美国的谷歌、亚马逊、雅虎几乎同步，中国于上世纪末诞生

了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及一大批互联网企业与互联网人物，并且以 20 年左右的时间创造出

了世界级的奇迹。他们是英雄，也是枭雄。 

     他们是真正的商业革命者。无论从理念层面、体制层面还是商业模式层面，他们对中国传

统的经济与文化形态都有着巨大的颠覆性，乃至于巨大的破坏性。很长一段时期，他们简直是

在真空的地带前进，自信满满且雄心勃勃，为争取机会而猛烈碰撞，“你不改革我就革命”—

以互联网荡涤一切所谓传统制造业、传统金融业、传统生意、传统生活方式……“天降大任于

斯群”，他们崇尚互联网“万能主义”。 

     互联网企业家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缺点，他们是过往 20 年的一个大幻觉的鼓吹者，也是狂

热的践行者。他们自信能在过去不存在规则的地方创造规则，或者推倒旧规则重建新概念、新

理论和新公式，包括发明新词汇，诸如互联网精神、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文化、互联网……他

们在很长时间并不知道自己走的太远了，让时代失去平衡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失去了平衡。 

     他们的雄心或野心是被硅谷和华尔街撑大的，但在技术创新与市值导向的天平上，有太多

的企业向后者大幅下坠，甚至一切奔着上市，奔着独角兽，奔着市值—离“华尔街”更近了，

离“硅谷”远了。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数据数据数据，数据为王；第三个特征是“互联网达尔文

主义”。他们中的一些人信奉的是文明的弱肉强食法则，在一切能侵入的行业、领域跑马圈

地，并类同于阿米巴虫的繁殖一变二、二变四……进而实现“大者恒大，强者恒強”的所谓

“生态圈”。 

      互联网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交际方式、工作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中

国的互联网企业家们厥功至伟。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与美国的互联网企业有一

个很大的差异：创新。我们的创新大多是跟随式的，大多是“柜台式创新”，大多是在交易环

节、流通环节、营销环节的创新，而谷歌、亚马逊、脸书则完全不同，在基础研究、原创技术

方面他们远远走在了世界领先的道路上。 
 

企业家精神之我见：做本份的生意人 
 

     真正伟大的企业家无不呈现着深刻的悖论。 

      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梦想家，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信使，比如乔布斯、艾隆·马斯

克，比如任正非。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超级实用主义者。赚取更多的财富，是任何一个企业

家命定的职业属性，这也从根源上决定了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存法则：数字的増减与好坏的背后

是你明天还能不能活下去，因此，任正非说，活下去是华为的最低纲领，也是最高纲领。但伟

大与平庸的企业家的不同则在于：赚钱的目的是什么。前者是为了一种理想，一种使命，财富

则是撬动梦想的工具，后者发财就是为了发财。 

      救赎的品德。卓越的企业家们有一种对大众的深切关怀，但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有在虚荣心

支配下的施恩者的特征，无论他在为消费者提供产品方面，还是在为员工提供优厚的待遇或激

励品方面，或者在他们慷慨地做慈善的时候，总有那么一点居高临下的意味，包括不加掩饰的

自我张扬。 

      积极的风险承担者。他们天然地对风险怀有兴趣，某种意义上正是对风险的拥抱与抵抗，

才能让他们真正展现出勇气、洞察力、意志力，以及对团队的感召力。但他们也是极端的趋利

避害者—谨慎乃至于保守与他们对风险的偏好集于一身。 



      偏执的守拙者。不讨巧，不取巧，“一条道走到黑”、走到光明处，也许就引领了世界。

华为 30 年间坚守主航道，拒绝多元化，拒绝机会主义，30 年后成为全球通信行业的颠覆者、

领先者，而世界 500 强中的多数西方公司也大抵如是。 

      柔软的同理心与最坚硬的孤独者。伟大的企业家、甚至包括一个合格的企业家或管理者，

他必须拥有一种特质：同理心。已所欲，人之所欲。自己谋求财富与权力的扩张，追求聚光灯

下的荣耀与辉煌，你的同僚、部属、员工又何尝不这样？因此，财富不可独享，权力不可垄

断，成就感应当共享，唯如此，才能有上下同欲、同心、同力之上的众志成城。当然，同理心

不仅体现在企业内部，还包括对客户的同理心，对社区和大众的“共感”。 

        与此同时，卓越的领导者又无不是孤独者，坚硬的孤独者。 
 

      以上是关于企业家精神的通识。但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在这些通识之外，我们似乎

更需要一种源自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古典企业家精神：做一个本份的生意人。 

      一是发现发明的能力。优秀的企业家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最稀缺的品种，他们是资源的整

合者，是“无中生有”的冒险家，敏于和善于从实验室的科学发明中捕捉改变人类命运的技术

潜质。我们必须承认，美国那些曾经伟大的企业比如摩托罗拉、依然伟大的企业比如 IBM 和

微软、新崛起的伟大企业比如谷歌和亚马逊，他们无不是把一个科学原理、一个实验室的公式

转换为一种技术创新，进而把技术的颠覆性创新转化为颠覆性的创新产品，然后受益于大众。 

      美国的超级霸主地位正是奠基于几百个这样伟大的企业之上的，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制造

类实体企业。实体经济是大国强大的基石，制造型企业则是实体经济的灵魂。 

       在这些伟大企业的背后一定有一位或一群先知般的企业领袖，他们也许于科技一知半解，

但他们对科学发明和技术的直觉力、尤其是冒险的魄力、资源的组织力却是常人无法企及的。 

        十年前，华为的技术专家从最新出版的刊物上发现了土耳其教授的一篇论文，认为它具有

潜在的巨大价值，于是汇报给公司决策层，公司高层当机立断，迅速组织了国内外一批科学

家、技术专家和开发人员，以长达十年的时间，投资了数亿美元，使华为在 5G 技术方面成为

了全球引领者。这是一个从论文（实验室）发现起步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全过程，这也标

志着华为从一流的追随型企业向“准伟大”企业的转型。 

       二是推行大众化的本能。把发明转换成技术，把技术转换为产品，再把产品推向消费者，

我们大多数成功的企业都拥有第三类本能和能力，这当然是对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相当多的

企业通过自我积累、通过资本化，拥有巨额的资本存量，但它却不愿意向上游的基础研究、原

创技术进行投入，甚至许多企业的研发经费（包括应用技术的研发）远低于营销费用。 

      今天的中国经济与中国社会到处弥漫着“过度营销”，包括企业家自身的过度营销—他们

的名声就是他们财富、权力、影响力的来源，但同时也是他们随时可能失去这一切的渊薮。这

无疑有点讽刺乃至于悲剧的意味。 

       三是颠覆者与“盗火者”的双面一体。处于追随者地位时，他们是“掀桌子”的英雄，是

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的破坏性创新者；而当他们站在领先者、领导者地位时，他们依然有一

种“舍我其谁”的普罗米修斯气质：为人类做“盗火者”、探险家、引路者。 

      四是同理心与利他心。 

       五是观念的纯粹性与职业的纯粹性。企业家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能以为创立了一

家了不起的、准了不起的企业，就代表着一个企业家无师百通，有能力对大千世界诸般事物、

诸种事件“指点江山”、挥斥方逎，更何况在今天这个技术日新月异变化、社会剧烈震荡的时

代，企业家倾尽全部身心，专注于自身行业与自身企业，也不见得能够应对眼下的挑战与未来

的冲击。 
 

企业家精神之暗疮种种 
 

      我们应该崇尚和张扬古典的、传统的企业家精神，竭力做“纯粹的生意人”，与此同时，

也必须对“企业家精神的暗疮”保持警觉与警戒: 
 



      之一：雄心壮志与贪得无厌。一流的企业家无不怀有强烈的企图心，旺盛的欲望与旺盛的

精力似乎是他们的天赋特性。然而，对一些人来说，奋斗奋斗奋斗，摆脱了物质的饥渴，成为

千万富翁亿万富豪，甚至成了财富金字塔顶端那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稀有物群”之后，他

们却活的不快乐。 

      我们周围有一批这样的活的不开心的富人们，他们睁开眼就是赚钱，闭上眼梦的是金钱，

财富积攒的越多越不快乐—这几年，不止一位几位企业家向我𥘵露过这样的苦恼。 

     雄心壮志当然是好的，但雄心壮志和贪得无厌往往是一墙之隔。我在多个场合向一些企业

家朋友推荐两本书，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肯尼斯•霍博兄弟俩合著的

《清教徒的礼物》，两本横跨一百年的著作讲的是同一个哲理：财富创造的动机与企业家的价

值追求。财富不应成为禁锢企业家精神的“铁笼”，相反则是“轻飘飘的斗篷，随时可以将其

甩掉”。卓越的企业家无不有一种“救世的气质”。 

      中国企业家普遍面临的精神困惑也许正在这里：赚钱的意义何在？财富是目的还是工具？ 

我们需要构建中华人文背景下的企业家信仰体系、使命体系与价值观体系。 
 

      之二：一个病态的商业逻辑：先作恶，后从良。 

      近年，一些怀有一夜暴富心态的创业者，在公开或私人场合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鼓吹类

似的观点：野蛮生长，降维打击，唯快至上，垄断为王…… 

      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有害无害，假货真货，假药真药，假数据真数据，假信息真信息，什

么违规违法，侵权与否安全与否……都不重要，都可以轻视以至无视。一切都为业绩的火箭式

增长让路，为市场的跑马圈地让路，为“一家独大”的老大地位让路，为威风八面的独角兽让

路，为估值和市值让路……最终，在诸多的竞争者被踩踏的呻吟声中，钟声敲响，又一个“王

者荣耀”降临，但一些所谓“新王者”、财富新贵们却是经不起推敲的。 

      有学者私信于我：先作恶，后从良，某某公司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不敢苟同。我们毕竟已经改革开放 40 年了，市场经济和法治化建设也毕竟 40 年了，我们

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该吿别原始积累期的丛林法则了。 

      在一个喧哗、喧闹的时代，企业家最需要的是自我怀疑和自我审视。极端点说，中国的企

业家可以不读管理书籍（任正非一本都没读过），但不能不读中外历史。读史使人明达而知进

退、知荣辱、知行止。越是握有权柄和拥有财富的人群越要有大历史观。 

      历史有一条逻辑亘古未变：上升者必有顶点，上升快的，垮下来就更快。 

      还有，先做有良知的企业家，再做慈善家。 
 

       之三：富不过一代、二代之兴衰律 

       这些年研究组织兴衰律、兴亡律，从美第奇家族，到胡雪岩帝国，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一批民营企业，大致都逃不出这样的轨迹：初创时勤劳节俭，凊明克已；发展到中期，即所谓

繁荣期、成熟期，开始奢华失度，奢靡无算；到了晚期，就是溃烂，刹不住车的从上到下的人

性溃烂，文化溃烂，组织溃烂。美第奇家族冒险与征服的基因不可谓不强壮，最终却以最悲绝

的下场落幕，渗入骨髓中的浮华、腐化与懈怠是大悲剧的根因。而绝大多数的东西方公司并没

有美第奇家族这样的幸运和长寿，毕竟它活了 300 年。 

       我们的祖先们总结的很精辟：富不过三代。 

        富不过三代？如果我们剥离掉外部环境历史治乱的周期律，看到的则是一个冰冷的组织自

身、家族自身的兴衰内因：曾经赖以崛起的基因衰变了—活力衰减了、孱弱了乃至于丧失了。 

       一位 46 岁的投资家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眼神迷离地问我：老师，我的财富已经够几辈子

了，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我的儿女们继续奋斗的理由…… 

      30 年前穿草鞋的少年，梦想有朝一日穿皮鞋，穿上皮鞋后依然奋斗不止，现在突然什么都

有了，豪宅豪车游艇，雪茄红酒高尔夫…… 

       也有企业家朋友对我倾诉：创业前十多年，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现在

最不想去的是办公室，最喜欢的是茶道和香道，还有坐禅。 



       富不过三代？那是传统农业时代中国名门望族的盛衰律。而在今天这个竞争高度透明和残

酷的信息时代，葆有二代的兴盛恐怕都不易。而事实上，在第一代的身上，我们已经目睹了太

多的速成与太多的速朽。 

        有学者认为，新教文明与儒家文化虽是完全不同的两大思想体系，但二者有一个共通点：

主张劳动是人的天职，崇尚勤奋；同时训导人们要懂得节制、克制。勤劳致富的另一面是节

俭。 
 

       之四：“巨婴心态”与机会主义 

       中国经济一个显著特征是：政策驱动模式。中国企业家中为数不少者也患上了一种“巨婴

心态”的政策依赖症。许多企业家都是半个“时政家”，几十年在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政

府报告、报纸社论的字里行间期待或失望，亢奋或忧惧，在一波又一波的产业政策变化中捕捉

机会、变换战略、调整方向，也的确有相当一批企业总是能踏准政策潮变的节拍，抓住了诸如

房地产、矿产、金融证券、重化工、新能源、大农业、互联网+、文化艺术……等等机会，并

获得短期的暴起和急剧的规模扩张，但这种政策驱动的非理性冲动在带来非理性繁荣的同时，

是诸多企业的“肥胖症”：大而不强，大而虚弱。 

        令人叹腕的是，一些第一代的制造领域的优秀企业，也在过往的 20 年左右，定力不够，

随风起舞，四面出击、八方布局，偏离了主航道。而稍具规模的县级以上企业大都涉足了房地

产，更具规模的企业大多涉足了金融业，房地产与金融曾经在一些企业家眼中是最大的金矿，

如今却是两大“风暴眼”。 

      “互联网金融”如火如荼时，我给一位支付公司的创业家发短信：深色西服、深色皮鞋、

领带、戒指等代表着一种文明禁忌，距离财富、权力最近的人必须有更多的禁忌心，必须要更

加知晓行与止的边界。金融从业者是黄金堆边的“守护人”，但没有一分银子是他或她的，他

们只是信托者，这就决定了金融的本质第一是风控，第二还是风控，第一是节制欲望，第二还

是节制欲望，而不是创新。但当大批的穿牛仔的冒险家、淘金者们闯入金融圈时，就离灾难不

远了。 

      一位著名的科技制造企业的老板，前几年不无忧虑地对我说：我在北京一家酒店的咖啡厅

喝咖啡，左边一群人是搞 ptop，右边的男孩女孩是搞投资的，后面的一伙是搞众筹的……似

乎满大厅的人都谈的是金融，而且大都是年轻人。 

      85 后、90 后这一代中国青年，这十年他们耳濡目染了太多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走上社会

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成了躁进的机会主义者，都市街巷遍地而起的咖啡馆到处都是青春燃烧

的面孔，和焦灼兴奋的“赌徒们”—几年前最发烧的是 ptop 与众筹，而今最新潮的是虚拟货

币与区块链…… 

      “一次赌徒，一世赌徒”。然而，赌场不再有了，也不能再有了。 
 

（本文根据作者在剑桥中国管理研究中心与华营培训的首届年会讲演整理而成，作者系剑桥中

国管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